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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列举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修复中心修复敦煌遗书的工作实例，说明制定敦煌遗

书修复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了制定敦煌遗书修复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的初步构

想。 

 

前言 

始于1991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到2005年已经进入了第十五个年头。回首过去，

我们看到数千件残破写卷经过修复工作者的辛勤劳动重新恢复了阅览功能，展望未来，更觉任重道远。

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如何进一步提高修复质量和工作效率是摆在每个修复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在全面

审视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后，笔者认为敦煌遗书修复规范化与标准化工作的滞后已经成为了制约修复技术

进步和提高修复质量的瓶颈。为了使敦煌遗书修复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制定一部敦煌遗书修复工作规

范与质量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一、修复工作中有待规范的若干问题 

敦煌遗书是国家图书馆收藏数量最多、年代最久、破损情况最为复杂的一类文献。为了修复好这类

文献，在修复工作正式启动之前全馆上下便进行了充分地准备。记得当年是冀淑英等馆内一批老专家与

善本古籍特藏修复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制定出了敦煌遗书修复原则。在这个修复工作原则的指导下，修

复中心成功修复了数千件残破写卷。十五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回首总结修复工作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修复原则在修复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修复工作的实践也同时显示修复原则并不能替代修复规范

和质量标准。因为敦煌遗书的破损情况是多样、复杂的，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仅靠一个修复原则

来开展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对修复工作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比较不同修复

方法的优劣，优选出最佳的工作方案。通过筛选摈弃不科学的方法，保留下好的修复方法，这样才能使

我们的修复工作更加科学规范。下面列举部分修复工作中有待规范的问题供大家讨论，以期达到共识。 

⒈写卷背面补纸处置方法比较 

在写卷背面补纸的处理方法上曾经试行过以下几种方法： 

方法之一是将有字的补纸一律取下，无字的揭开后用浆糊再粘回原处。这种做法沿用了很长一段时

间。理由是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卷子的原貌，也就是“整旧如旧”。后来，随着修复数量的增加和

破损情况的日益复杂，人们看到了此方法不适用的一面。问题最为突出的是补纸过厚不利于卷收。例如：

昃97，此卷残破断裂，在卷子的背面有四块补丁。且四块补丁相互重叠，四补丁的形状均为长方形，全

部是敦煌遗书写经素纸。具体尺寸如下：1#补纸长48cm，宽24.8cm。厚0.28mm，有帘纹。2#补纸长28.2cm,

宽 25.5cm,厚 0.12mm。无帘纹，有栏线。3#补纸长13.5cm,宽 14.8cm.厚 0.12mm.有帘纹,有栏线。4#补

纸长30.5cm,厚0.12mm。有帘纹。此卷修补用粘合剂采用的是淀粉类浆糊（淀粉类浆糊只是敦煌粘合剂



中的一种，另有一种为棕黄色，粘度很高不易揭开。其成分有待分析）。通过观察补丁的粘补位置可以看

到：四块补丁是分四次粘补上去的。第一块补丁，也就是最下面的一块的面积最小，后面三块的面积依

次变大。前后四次修复所采用的修复技法相同。均是用刀或剪将补纸裁剪成长方形进行粘补。前三张的

纸张厚度相同，第四张纸的厚度比前三张厚了一倍多。由于补丁过厚，使用的粘合剂过稠（补纸厚度决

定粘合剂的浓度），使补纸与写经纸的结合边缘形成了台阶，而敦煌遗书是卷轴装必须卷起存放，用厚纸

修补的经卷虽然暂时不会折断，但由于修补过的地方纸张厚度已比未修补的地方增加了一倍，经数次收

卷补丁的横向台阶处便出现新的断裂。于是便粘贴第二第三第四块补丁，补纸的厚度也随之增加。以至

形成纸板很难卷收。 

方法之二是将经卷背面的补纸无论有无字迹全部取下，理由是这样做有利于长久保存。此种做法的

应用时间很短便被否定了。理由是违背了"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 

方法之三采取的是根据写卷的具体情况采用相应的处理方法，即如果写卷纸张的状况较好且补纸柔

软就不揭补纸。如果写卷纸张状况不佳或补纸厚硬就将补纸揭下。另外，对于有字的补纸首先要看其的

资料价值，采取有价值的取下，无价值的继续保留在原位。古人通常使用的补纸有两种：一种是抄写经

书时剩余的素纸。另外一种是被废弃了的文书书叶。在对三种方法进行仔细观察分析后笔者认为：对第

三种方法应给予肯定和推广。因为它既符合"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又有利于写卷的长久保存。敦煌遗书

修复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延长敦煌遗书的保存寿命。因此，任何对此目的有影响的做法都应改正。我们不

应机械地理解“整旧如旧”。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后人修复时添加上去的补纸虽然与写卷成为了一个整体，

但它毕竟与写卷有所区别。我们应当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要将处理方法定位在延长或不影响写卷保存寿命的前提下，尽量保持写卷的原貌。对于较薄的补纸也就

是不影响写卷卷收的不必揭下。对于补纸较厚影响写卷卷收的则一定要揭下来。 

方法之四是将补纸揭下后，为了对原有粘贴的位置进行标识，修复人员便用铅笔在写卷的背面画出

补纸的的粘贴位置。如盈39，目的是使后人知道此处曾经粘贴过补纸。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写卷的背面留

下了铅笔痕迹。现在经过讨论大家否定了这种做法，因为此方法极有可能对后人产生误导，使后人难以

分清铅笔印记的年代。目前采用测量和照相相结合的方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⒉如何处置古人修复写卷时添加的其它修复材料 

在敦煌写卷中有一些经前人修复过。由于修复的年代和写卷收藏的地点以及修复人员技能上的差异，

使得修复过的写卷在修复材料和修复方法上呈现出多样性。如：潜9和人77两个写卷，古人都是使用麻

绳对写卷的破损断裂处进行缝合。从破损程度和部位上看，两个写卷基本相同。但将两个修复好的写卷

放到一起时，我们会发现两个写卷采取了不同的修复方法。人77的修复时间在前，修复人员采取了对破

损断裂处不做任何处置的修复方法，也就是完全不作为的方式。此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是“整旧如旧”。潜

9写卷的修复工作在后，同样是以“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为依据，但却采取了与人77修复方法截然相

反的方式。修复时采用了掏补的修补方法，也就是在不拆开麻绳的情况下进行修复。这样做无疑增加了

修复难度，但却实现了保留前人修复痕迹和使写卷的断裂处恢复连接状态的双重目的。 

⒊写卷首尾残破处的处置方法比较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需要研究：一是对于写卷首尾残破处所采用的处置方法，早期采用的是保持原

样不接不补的方法。如盈 37、昃 80 等，理由是有利于日后进行缀合。但几年过后发现卷首和卷尾的破

损程度明显加重。经过讨论，多数同志认为应该对卷首和卷尾进行修复。因为保护写卷使其破损部位不



再发展扩大是第一位的，不能为了满足日后缀合的需要而使其加大破损。另外，我们现在采取的修复方

法是可逆性的，当需要缀合时可以将补纸揭下不会影响写卷的缀合。 

二是如何确定写卷首尾补纸的最佳长度。这是个既涉及保护又涉及美学方面的问题。延长补纸的长

度无疑增加了写卷本身的保护屏障，但如果长度延伸过度又会对写卷的艺术性产生影响。经过比较发现

过短或过长都不美观，比较后多数同志认为控制在2－4公分为宜。 

⒋修与不修标准的界定 

由于敦煌写卷书写的时间跨度长达六、七个世纪，使得写卷不仅在载体材料成分上存在差异，而且

在载体制作的方法上也有明显区别。再加上众多前人在收藏、著录、包装和修复写卷时留下的各种痕迹

使得修复工作愈发困难。修复人员在接到修复任务后，常常需要认真辨认写卷的损坏性质。在这里列出

四种情况提供讨论： 

其一，如何修复写卷边缘处的破损。目前，修复工作中存在两种修复方法。一种是不分破损情况全

部修补。另外一种做法是只对撕裂性损伤进行修补，对磨损性损伤则不进行修补。比较后，多数人认为

应该肯定第二种做法，理由在于撕裂伤不修会加速损坏，而磨损类损伤则具有相对稳定性，不必急于修

复。 

其二，对于写卷上面的孔洞要不要修补。乍听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多余，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修复写卷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写卷上的孔洞有两种，一种是损伤所致，这样的孔洞一定要修复。而另外一种

则是古人为了划栏而扎的针眼。此针眼属写卷的重要特征必须保留。 

其三，写卷纸张厚度明显不匀是否需要修补。个别敦煌写卷的纸张存在薄厚不匀的问题。为了增强

纸张的强度，部分同志主张对其进行修补。针对这个问题修复中心与负责敦煌文献研究的李济宁先生进

行了探讨，最终大家一致认为应将这个问题当作典型事例对待。因为这种纸张状况恰恰反映了古代早期

纸张的特点。因此，对于这种情况修与不修的标准应界定在只要不影响卷收就不要对其进行修补，尽可

能保持写卷纸张的原始状态。 

其四，如何处理写卷上的折痕。在修复工作中偶尔会遇到带有许多折叠印记的写卷。对于这类写卷

一定不要错将折印当成损坏类的折痕将其压平，那样将铸成大错。实际上这种折痕是当年写经人为了书

写文字而特意折出来的行距。这种印记是敦煌写卷的重要版本特征，修复时一定要想办法将折痕保留下

来。 

⒌对经液体侵蚀纸张脆化写卷的处置方法 

少量用腊涂饰过的写卷经液体浸泡过后纸张变得脆硬难于舒展，早期修复此类写卷采用冷水浸泡展

开的方法修复效果不够理想。修复后的写卷纸张依然脆硬，收卷不久便会出现新的断痕。那么，明知冷

水浸泡修复效果不理想为什么不改用热水浸泡呢？主要原因是怕热水浸泡会将写卷纸张上面的黄色去

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今年我们用热水进行了浸泡试验取得了成功，修复效果非常理想。修复后的写

卷纸张变得柔软并可轻松卷收。浸泡去除的主要是污迹，对写卷纸张的颜色影响不大。建议将此方法写

入修复规范进行推广。 

⒍包首与拖尾尺寸的选择 

为了使敦煌写卷得到更好地保护，多年来我们一直采用在敦煌写卷的卷首和卷尾加装纸质包首和拖

尾的方法。大家对这种方法的作用在认识上是一致的，但在截取包首与拖尾的长度和宽度的作法上却各

不相同，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宽；有的窄。有的包首宽度竟然比写卷宽出了1公分，直接影响了存放。



有的包首长度达到1米，造成纸张的浪费。近日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一般情况下写卷包首和拖尾的宽

度大于写卷纸张宽度3毫米为宜。长度以0.5米为佳。 

⒎签的书写标准、尺寸与粘贴位置 

目前在写卷签上书写的写卷号码、书签尺寸和粘贴位置均存在不规范的问题。造成这一现象产生的

直接原因是写卷外包装纸上的四个编号。我们任取一个写卷便可看到在写卷包装纸上面有一枚红色长方

形印迹和另外四个号码。经了解，印迹、千字文号和千字文号下面用墨书写的号码出自二十年代，具体

做法是按照千字文的顺序，在每字后加入1－100数字号。千字文号下面用墨书写的号码是装箱号。如：

律四三、金五。包装纸最下面的红色号码是七十年代对敦煌遗书进行整理时加上的胶卷号，如：结三、

279：32。面对四个号码应该登录哪一个？在与方广锠和李济宁先生协商后确定只登录千字文一个号码。 

关于书写标准、尺寸和粘贴位置，笔者以为登录的数字最好照抄，尽量不要将中文数字改为阿拉伯

数字，反之也然。因为这样容易出错。签的尺寸不宜过大，以4╳1.5cm为宜。书签粘贴位置应与书籍和

手卷签的粘贴位置一致，以左上为佳。 

二、技术规范的制定原则与主要内容 

随着科技发展和修复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古籍修复质量标准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今天的修复理念

更加强调最大限度地延长古籍的寿命。修复工作中我们有时会遇到需要部分改变写卷原有特征以使写卷

载体状态符合长久保存要求的问题。为了使这类问题能够得到顺利解决，建议在敦煌遗书修复规范中增

加最大限度地延长写卷寿命的条款。敦煌遗书修复技术规范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  

⒈修复原则 

修复工作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延长写卷寿命，修复措施必须有利于写卷的长久保存。工作中要严格贯彻"

整旧如旧"的方针，尽可能保持写卷修复前的原貌。而所谓"尽可能保持修复前的原貌"是指当写卷载体特

征与延长写卷寿命的修复原则产生对立时，可以在尽可能少地改变载体特征的情况下对写卷进行修复，

以达到延长写卷保存寿命的目的。在不违背写卷长久保存的原则下，使写卷的资料性和艺术性得到最完

美的体现。 

⒉名词术语 

统一写卷各个部位的称谓，为修复和研究奠定基础。 

⒊修复方法 

对写卷进行修复的目的是为了开发利用和更长久地保存，不是为了装潢。因此，应当尽量少修，尽量保

持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写卷原状，尽量保留写卷上面的各种研究信息。 

在修复方法上，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⑴修与不修标准的界定 

⑵补纸的选用 

⑶补纸染色 

⑷补纸颜色的选择依据（四周、中间地带） 

⑸修补方法 

⑹黏合剂的使用要求 

⑺写卷背面补纸处置方法 

⑻对前人添加到写卷上修复材料的处置方法 



⑼写卷首尾残破处的处置方法 

⑽对经液体侵蚀纸张脆化写卷的处置方法 

⑾包首与拖尾尺寸的选择 

⑿签的书写标准、尺寸与粘贴位置 

⒀包装纸的折叠方式 

⒁残片的展平、装袋及标识要求 

⒋质量检查 

质量检查标准实际上就是对修复方法谬误的判定。所以，质量检查标准与修复方法在修复工作的理念上

应该具有同一性。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⑴质量等级标准 

⑵确定质量检查人员 

⑶检查使用的仪器设备 

⑷检查修复方案的执行情况 

⑸检查修复方法的应用情况 

⒌修复档案 

近年来，修复档案已经成为了修复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检测设备的不断增加，档案的制作内容

也在不断扩大。从档案制作初期时对写卷载体的测量已经发展到对写卷载体内部结构的认知。这些图像

和数据为日后开展写卷的修复与保存以及研究工作打下来坚实的基础。修复档案制作规范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⑴照相设备的使用方法 

⑵纸张、织物酸碱度的检测 

⑶纸张、织物纤维的提取方法 

⑷检测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 

⑸修复档案的填写规则 

⒍科学管理 

科学管理是敦煌遗书修复工作规范化的又一重要内容。管理工作是否科学会直接影响到写卷的安全和修

复工作的效率，因此一定不要忽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⑴库房交接手续 

⑵提取写卷的数量 

⑶组内存放要求 

⑷分发数量与登记手续 

结语 

敦煌遗书修复工作规范化与标准化议题是个既涉及修复原则又涉及修复方法的复杂问题。需要大家

共同参与发表意见。本文只是制此引玉之砖，期在引起同仁的关注和讨论。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李际宁的帮助，谨表谢意！) 

 


